第二集《鼎盛》
【同期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方勤 湖北是千湖之省，千百年来，湖北饱受水患的影响。我所在的位置是西城墙，这边是护城河，宽有80到100米，这城内当时应该住3到5万人，当时来说是一个超级大都市。那么当时人如何来解决干旱和水患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配音】水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诸多灿烂文明伴水而生却又因水覆灭。在中华大地上，最早的治水记载是传说中的大禹治水，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同期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郭伟民 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呈现出一种向外扩张的这样的一种格局。当时石家河人，他们所控制的这个范围，北到了这个黄河沿岸，东边到了大别山这个山区，西边是到了长江三峡，南边是到了洞庭湖以南的这个区域，长江中游是迎来了古国时代的最鼎盛的这个阶段。可以说，三苗鼎盛阶段所奠定的范围，它不亚于后世的楚国。
【配音】这样一个伴水而兴的鼎盛古国，是如何在5000多年前克服水患难题，做到与水共生、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呢？
5000多年前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连天的暴雨造成严重的灾情，让石家河王炳忧心忡忡，该如何彻底地解决水患？炳陷入了深思。一个梦，开始萦绕在炳的脑海，梦中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守护着城池和农田，水稻高耸，恰似高粱，百姓悠然坐在稻穗下乘凉。禾下可乘凉，是农耕民族流淌在岁月长河里的夙愿。然而，在史前时代，要想成就如此宏大的治水工程，谈何容易。
5000多年后的上世纪90年代，同样的疑问也一直横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的考古生涯中。1989年23岁的刘建国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摄影测量与遥感专业毕业，来到北京从事考古工作，通过大量的分析研究，刘建国断言长江流域百分之百有史前治水工程。
【同期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建国 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的气候特点非常特殊的，它有个非常集中的降水季节，经常会使很多的地区出现洪涝灾害，梅雨季节过了以后，往往又出现干旱天气，对人们的生存农业种植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如果没有治水工程，甚至人们就无法在这种区域生存。
【配音】为了寻找史前水坝，刘建国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寻坝之旅”。这既需漫长的时间与十足的耐心，也离不开运气。2011年，他和王宁远在研究一张1969年拍摄的良渚地区卫星影像时，偶然发现了一处像哑铃形状的地貌。
【同期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建国 我就认为应该是水坝。所以跟浙江所的老师们沟通以后，他们经过发掘、测年确认，那是良渚早期的水利工程。
【配音】这次发现更加坚定了刘建国在长江流域继续寻找史前水坝的决心。团队利用无人机拍摄，遥感测绘影像分析和三维建模技术，再结合传统的田野考古方法，但10多年过去了，江汉平原史前水利遗址却始终未曾显露真容。
【同期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建国 30多个遗址拍摄近万幅影像，然后每个遗址都做了三维模型，导出高程图，结合早期影像（做分析）。经常会把屈家岭的这些材料拿过来反复地比较，一点点地去找。
【同期声】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陶洋 刘老师拿了一个早期的卫星影像，在这个影像上标注了10余处的有可能是水利设施的地点，使用两年时间去逐一地去甄别这些疑似的水利设施，但是比较遗憾的是，这些一一被排除了，但是我们一直也没有放弃。
【配音】2023年，又一个偶然的发现，像一道光，让刘建国沉寂多年的热情再次被点燃。当时正在福建讲课的刘建国，在翻到一张屈家岭航拍照片时，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
【同期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建国 我一看，见到这个鼠标位置一看，我自己都惊到了！熊家岭在谷地的开口位置，开口位置有一个隆起，一个水坝一样的，讲座结束以后，我马上就跟陶洋老师打电话。
【同期声】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陶洋 放下电话，就很兴奋地跑到现场去一看，确实是有一段南北向分布的一个，高度疑似这种人工设施的一段土墙土圩。然后我们用两个月时间，把自然分布的断面层刮清楚之后，非常惊喜地发现有一个油子岭晚期的灰坑。
【配音】屈家岭水坝建成于距今5100年左右，东侧为约19万平方米的蓄水区，西侧为约8.5万平方米的灌溉区，溢洪道依托南高北低的地势而建。这是迄今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水利设施之一，成果一经公布便震惊了考古界，成为了2023年中国十大考古成果之一。
【同期声】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陶洋 它整个设置跟我们当代水利系统、水利思维是如出一辙的，这种营建理念是非常先进和充满智慧的。
【配音】不久后，石家河古城的水利工程也在遥感测绘等多学科的帮助下，显露出了踪迹。如果说屈家岭水利工程“小而精”的话，那么，随后发现的石家河水利系统则可以用“大而全”来形容，它的北部有三条水系、两座拦水坝和两个水门，城内还有一座小型水库。引水入城以满足农业和生活需要，整个水利工程集防洪、灌溉、防御多种功能于一体，充分展示了石家河先民因地制宜规划城市发展的巧思与智慧。
[bookmark: OLE_LINK1]【同期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方勤 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主动去规划对水的利用，把两公里外的东河水截断，修了一个长长的水渠，把水引入石家河城的水系当中，因地制宜由高往低引水。
【同期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建国 这种引水的理念，在现在很多地方还在沿用，这样的灌溉非常地经济，也很实惠，也很高效。
【配音】这般超级工程，在生产工具和生产能力还很落后的史前时代，石家河人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同期声】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陶洋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条索状的这种痕迹，其实是一种原始的夹筋工艺，就像我手上拿的这块土一样，它里面就含有这种禾本科的植物根茎。原始的夹筋工艺的作用就是让坝体更加稳固，增强它的抗压能力。此外，我们其实在整个发掘过程当中，还发现了一些“草裹泥”的痕迹，其实在良渚水坝当中，也有这种草裹泥的工艺的出现。
【同期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方勤 单是石家河城墙本身就需要1000人工作10年才能完成，另外还要2到4万人来奉养这1000人。这样整个城墙和水系（水利设施）加在一起，需要整整的12年才能完成，这说明石家河已经具有超强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已经进入古国时代。
【配音】在多学科技术的加持下，考古人员又先后在江汉地区发现了多处水利工程。这表明，5000多年前的石家河先民创造出了独特的“江汉平原治水模式”。从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
【同期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建国 与今天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同出一辙，只有这样，人类社会人类文明才能够可持续发展。
【配音】在《史记·河渠书》中，大禹治水被作为中国水利史的开端进行记载，但并没有实证。而石家河先民建造的水利设施比大禹治水还早1000多年。中国人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的水利智慧一直传承到今天，一个又一个的世界水利奇观就是最好的印证。
【同期声】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韩建业 江汉先民顺应自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它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并且赓续千年，传承至今。
【配音】当水患变成水利，先民便有了安居的底气。那么，5000多年前的石家河先民吃什么？考古人员在红烧土遗存中找到了答案，这是长江中游发现最早的史前炭化稻粒。
【同期声】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陶洋 上世纪50年代，经丁颖教授鉴定，这个炭化稻粒属于人工栽培稻的粳稻类型，已经进入非常成熟和稳定的人工栽培稻的阶段。
【同期声】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孟华平 先民们的饮食结构应该说是非常丰富，以大米为主，同时还吃一些小米，采集菱角、莲藕、果蔬，另外还养鸡、养猪、渔猎，他们还酿酒，粮食应该说有了富余。
【配音】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石锛、石锄、石镰等形制多、数量大的磨制石器，这些精细化的工具，都是史前长江流域发达农耕文明的有力佐证。如今的人们也正在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追逐着源于那个时代的“禾下乘凉梦”。
【同期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二级研究员 赵志军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就成为了史前稻作农业生产的发展顶峰，同时是我国稻作农业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区域。由此看出，“禾下乘凉梦”由长江文明开启，并一直延续至今，造就了我们江汉平原大国粮仓的重要的农业生产地位。
【配音】农业是文明的基础，随着农业的发展，食物不断富足，人口随之增多。与此同时，纺织、制陶、建筑逐渐从传统农业中剥离出来，油子岭时期手工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这是世界上迄今所见最早的磨光黑陶罐，黑如漆、亮如镜、薄如壳、硬如瓷，将中国高温黑釉技术史至少提前了1000年。
【同期声】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 湖北省工艺美术大师 邓万春 古人通过手工拉坯，把坯做到0.2到0.3毫米，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现在四五十年的老工匠，通过现代工艺技术，也是很难完美复制出古人那种黑陶的（技术）高度。
【配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烧制极薄的陶器，石家河先民发明了快轮黑陶技术。
【同期声】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 湖北省工艺美术大师 邓万春 当时的人们通过水流带动轮盘快速旋转，用手工来拉坯，然后利用兽角来进行修坯和抛光。它的好处，上下均匀一致，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同期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方勤 快轮制陶技术应该来说是当时的新质生产力，石家河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快轮技术制陶的地方之一。大量磨光黑陶的出现，说明当时的（快轮）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配音】陶器生产逐渐专业化规模化。在三房湾遗址，密集堆放的红陶杯令人惊叹，它们厚达数米。据测算，这5510平方米范围内埋藏的红陶杯数量高达200多万件。
【同期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方勤 我手里这两个红陶杯几乎一模一样，我们经过检测，它这里面用的模具等工具，保证它的标准化。通过调查，我们的周边有很多遗址都发现了来自于我们石家河的红陶杯，这就说明它生产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为了供应周边更多的地方，说明它当时是长江中游手工业的中心。
【同期声】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孟华平 不管是从国内还是国外来看，这样巨量的史前遗存都是非常罕见的，大量的红陶杯折射出了石家河的手工业的实力，还有祭祀、商贸交流活动的频繁。
【配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石家河先民在陶器制作上有了更多的奇思妙想。这个器具叫甑，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一个蒸锅，它的出土成为了天门是“中国蒸菜之乡”的有力注脚。
【同期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方勤 石家河人很有智慧，你比如说这个甑，它下面是镂孔的，上面有盖，这说明石家河人当时已经掌握了蒸汽加工技术，而且已经运用5000多年，传承至今。就在今天，天门的蒸菜在世界上闻名，它也有“中国蒸菜之乡”的美誉，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配音】石家河工匠天马行空的想象给长江文明注入了奇幻浪漫的基因，邓家湾遗址出土的上万件长高在5到10厘米之间的陶俑和陶塑动物。其中陶塑动物有鸡、鸟、狗、羊、猪、猴、龟等，甚至还有大象和企鹅的身影。陶俑大多头戴浅檐帽，身着细腰长袍，有的双手抱鱼，有的翩翩起舞，有的冥想沉思，有的母子情深，它们是不可多得的史前艺术珍品，仿佛在我们眼前徐徐铺展一幅百物蕃阜、和谐繁盛的“石家河上图”。
【同期声】一级美术师 湖北省美术院雕塑室主任 李三汉 石家河文化应该是中国的雕塑之乡，它有这么大量的东西，万件东西放在那个地方，它不光是器具，很多是人物的，很多都是动物的，它不是雕塑之乡是什么呢？
【同期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方勤 除了制陶，纺织、治玉、冶炼，手工业都很发达，他们都能在玉器上雕琢像头发丝一样细的阳刻符号，这多么了不起啊。今天的天门这种工匠精神也得到了很好地传承，比如说他们的裁缝，他们的服装业都很发达，这就是传承的结晶。
【配音】石家河人非凡的创造力在建筑方面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往往以为史前人类住在简易的茅棚泥巴房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早在5000多年前屈家岭就已经有了三层“豪宅”。
【同期声】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陶洋 它有5间，然后有回廊，有主体建筑，还有分间，它开启了整个中国阁楼式建筑的先河，极具有创新性。我们发现有70余处磉墩，最大的长是3米3，宽是1米7，深有1米5。
【配音】这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磉墩，又名础基，起到了支撑柱子，增强建筑稳定性的关键作用。它的出现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空白。那么，先民究竟是用什么材料建房呢？没想到，水稻在这也发挥了神奇作用。
【同期声】屈家岭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陶洋 这种墙砖，里面夹有这种稻壳和植物根茎，它就是类似于预制材料里面的钢筋，其实起到一种抗压和增加强度的这种作用。红烧土块作为建筑材料起到一种防潮的作用，也比较适应我们南方多雨和潮湿的这种气候特征。5000年前的先民建造房屋的这种设计理念，跟我们当代人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我们当代人的这个材料在不断地更新迭代。
【配音】不仅如此，考古人员还在石家河遗址处发现了占地约2000平米的宫殿式建筑，它设有大型院落，其做工考究令人惊叹。从遗址区分布图来看，当时以统治者和贵族居住的谭家岭城大型宫殿为中心，三房湾祭祀和制陶区、邓家湾生活和祭祀区，以及蓄树岭等普通住宅区等环绕拱卫，成为内城；印信台、罗家柏岭等大型祭祀场，与严家山、石板冲、京山坡等30余处居住、农耕和手工业区，沿着城壕构成外郭城，总面积达348.5万平方米，城市功能分区已经显现。当时城墙高达10多米，宽有百米之巨，石家河这座超级都市的鼎盛辉煌跃然眼前。
【同期声】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孟华平 从石家河聚落功能布局来看，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分区和等级分化，这打破了以往我们对同时期文化发展的看法，说明此时石家河已经进入区域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进入了古国文明时期。
【配音】石家河古城是长江中游已知最大的城，它的周边还发现了上百处大大小小的聚落, 这些信息表明，在石家河城引领下，一个规模庞大、人口集中、呈明显的层级体系的聚落群，从江汉平原拔地而起，它们遥相呼应，彼此认同，从而造就一方鼎盛。
【同期声】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孟华平 石家河遗址作为长江中游的文明中心，它一度强势北上，将磨光黑陶等技术和观念传至黄河两岸，在治玉方面与陕西的石峁、山西的陶寺等发生了交流，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期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郭伟民 它不仅是三星堆文化、楚文化的重要源头，还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等一起，共同编织出一幅多彩的长江流域史前文明。
【配音】一株水稻，穿越千年。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从华夏传播到世界，惠泽全世界一半人口。今天，从湖北这个大国粮仓、水利大省、文化大省、制造强省的发展轨迹中，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出大量石家河文化的基因，那就是天人和谐，敢为人先，而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得以传承赓续、历久弥新的密码。
【同期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郭伟民 古国臻于鼎盛之境，并非凭借武力冲突，而是深悟了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同期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二级研究员 赵志军 更加注重维护自然、适应自然、适当地改造自然，长江流域的古代先民，通过长期的稻作农业生产的发展，逐渐地掌握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
[bookmark: _GoBack]【同期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方勤 石家河的先民有一股勇于创新的精神，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还有不断逐梦的热情，这不就是中国人精神的写照吗？可以说石家河精神依然活在当下。
